
在科技期刊封面“搏出位”
姻本报记者 张文静

今年的“女娲补天”图引发热议，无独有
偶，去年浙江大学教授王福俤团队在《科学通
报》上发表的封面论文也用了女娲补天的封
面，那张图还被评为 2019年度中国科技期刊
原创“最佳封面”。这个封面的设计者就是王
国燕的前沿科学可视化团队。

十年前，王国燕在研究工作之余，开始
与几位艺术家朋友合作，帮一些科学家设计
期刊封面，到如今设计作品已有上百张。这
也让她深切体会到大家对于期刊封面理念
的变化。
“十年前，基本没有科学家意识到用期刊

封面做宣传、做科普，如今这种情况有了很大
变化。”王国燕说。

石枫的经历佐证了这样的感受。“我们
一开始做封面图时也不懂，总想把化学反应

式原封不动地搬上去，但期刊编辑并不认同，
他们认为专业内容放得太多，一是影响美感，
二是外行读者可能看不懂。他们希望能把科
学发现的寓意体现在封面图中，用艺术感的
设计把化学元素巧妙地融合进去，还可以附
上一两句话，来解释这幅图的含义。我们尝
试后发现效果很好，也就越来越重视封面图
片的创意。”

正是由于去年发表在《德国应用化学》
上的“倚天屠龙记”封面图获得了良好的反
馈，所以石枫决定将今年一篇创新性的研究
成果投在《中国化学》上，以此作为对国内刊
物的支持，这才有了“女娲补天”这幅封面图
的出现。
“如今，很多国内期刊封面都做得非常漂

亮，如《细胞研究》《中国化学》，等等。与此同

时，随着需求的增加，国内不少专门给科研论
文做视觉设计的企业也发展起来。”王国燕说。

钱鑫创立的中科幻彩就是其中很有代表
性的一个。2015年，在中科院化学研究所读
博士一年级的钱鑫和同学一起成立了工作
室，为科研团队设计期刊封面、插图等，到如
今，他们已经拥有了 100多人的团队，每年收
到来自上千个课题组的订单。

理工科出身的钱鑫认为，期刊封面设计的
基础是透彻理解论文的创新点，所以他的团队
里，有自然科学类专业背景的设计师居多，囊
括材料化学、生物医学、环境、园艺、地质等各
个专业领域，专门学艺术设计的反而很少。
“由于这项业务本身的市场容量相对较

小，所以国内类似的公司并不多，不超过 10
家。但近几年，国内公司发展速度非常快，相

比于国外同类公司有着很大的优势。”谈及
此，钱鑫非常自信，“国外类似公司受限于高
昂的人力成本，普遍数量少、速度慢、费用
高。比如，美国公司一般的设计周期是 10~12
天，而我们只需要三个自然日。大部分期刊
给作者的封面设计周期都是两周，如果找美
国公司只能修改一稿，而我们能修改 5~6
稿。所以，很多国外的华人科学家会找国内
公司来做设计。”

虽然如此，但钱鑫也坦言，目前自己动手
做封面的课题组仍是大多数，“是否将很大精
力投入到期刊封面上，与所投期刊和自身情
况有关”。一位国内的科技期刊编辑也提醒
说，有个好封面固然好，但也可以选择走复
古路线，需要根据自己的人力和经费情况具
体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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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慕孙院士是中国流
态化学科研究的开拓者和
奠基人。他 1939 年考入上
海沪江大学化学系，1943
年毕业后,相继在上海汉堡
化工厂和生化药厂任化学
师。1945 年 5 月,他抱着振
兴民族工业的理想，自重
庆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
习化工，师从 R. Wilhelm
教授，进行流态化研究，
1946 年 10 月获硕士学位。
他的毕业论文《固体颗粒的
流态化》于 1948 年发表在
美国《化工进展》期刊上。
论文首次提出了“散式”和
“聚式”流态化的新概念，
为流态化研究做出了开拓
性的工作。该论文的实验
数据和计算方法，时至今日
仍在流态化领域被引用。

1956 年，正当郭慕孙
在碳氢研究公司从事的煤
炭气化、气体净化和空气低
温分离等项目刚进入中间
试验之际，他毅然放弃了在
美国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
件，与夫人桂慧君一起，带
着子女举家回到祖国。1957
至 1978 年的 21 年时间里，
郭慕孙将流态化技术应用
于我国不同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上，并建立了广义
流态化理论，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为我国流态化技术
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78年后，依靠多年的知识积累
和洞察能力，他又提出了关于无气泡气固接触的理
论体系。

郭慕孙的成就归功于他对科学的执着追求、对
事业的勤奋认真和勇于创新，也与他身处逆境仍坚
守流态化研究密不可分。据《追求卓越：郭慕孙传》
（《追求卓越：郭慕孙传》编写组著，中国科学技术出
版社，2015 年 11 月版）记载，早在“文革”前的 1963
年，国家科委就批准了化工冶金研究所三室主任郭
慕孙申请的“100 吨 / 日流态化磁化焙烧贫铁矿中
试”项目。中试厂厂址选在安徽马鞍山矿山研究院，
郭慕孙亲自领导并组织了中试厂的选址、设计方案
审议及建设的全过程。流态化磁化焙烧炉高 30 多
米，设计有 7 层平台，在建设过程中，郭慕孙总是爬
上爬下，对每层平台上的构件、设备进行严格核查。
该中试厂于 1965年建成。

1966年，“文革”开始，郭慕孙被迫停止科研工作，
不能再担任实验室主任指导研究，又因莫须有的罪名
被隔离审查长达一年半之久。但这并未改变他报效祖
国的初衷，他曾三次奔赴马鞍山，亲临现场指导“两相
流态化磁化焙烧贫铁矿”中试热试车间的试验工作。

在工作中他十分重视亲自取得第一手实验资
料。在一次投矿热试验中发生了流化床失流故障，排
料口也排不出料。经进炉掏矿检查后发现，在燃烧室
四个烧嘴处炉壁上方都有较大的烧结瘤块，并向着
炉中心延伸，这可能是燃烧室煤气喷嘴的操作不协
调而导致流态化床失流。面对当时情形，郭慕孙要求
亲自下到炉内考察。考虑到郭慕孙的专家身份，加之
他身材较高，在场人员都不同意，但郭慕孙一再坚持
要到炉内查看。大家拗不过他，经过严密的布置和准
备，最终还是把郭慕孙用安全带捆绑着，从炉顶吊入
炉内。此事惊动了马鞍山矿山研究院院长和流态化
车间主任等人，他们纷纷赶来阻止，还严厉批评、训
斥了在场人员为什么同意郭慕孙进行这种高危险性
的观察活动。无奈“生米已经煮成熟饭”，结束炉内考
察的郭慕孙心满意足，面含微笑，已静静地站在 30
多米高的炉顶平台上。郭慕孙终于以“不入虎穴，焉
得虎子”的求真精神查明了失流和烧结原因，后来他
又参与研制了解决方案。

郭慕孙《半载流两相流态化磁化焙烧》手稿见证了
他在那风雨岁月中对流态化研究的坚守。该手稿字迹
工整，附若干幅图纸，时间跨度始于 1966年 9月 18
日，讫于 1967年 2月 5日。从装帧可以看出郭慕孙生
前对该手稿倍加爱惜———在用普通书写纸写就的文本
外面，又用较厚实的纸质文件夹精心做了护封。这个文
件夹显然是郭慕孙珍藏了数十年的旧物！它的右上角
是极其流畅、优美的英文花体手书：“M S Kwauk.
Princeton University 1945.”。1945———郭慕孙于 1945年
负笈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化工；M S Kwauk———郭
慕孙是广东潮州人，据考证，M S Kwauk有可能是郭慕
孙的姓名潮汕话读音的英文拼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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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苏师范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教授石枫因为一张“女娲补天”图火出了圈。
这是今年 6月刊发在期刊《中国化学》上的一张封面图。图中，“女娲娘娘”黑发飘飘、红裙赤练，踏于云层之上，双手举起一块标有化学

式的五彩石，正试图补上天空的缺口。仔细看，女娲的形象不是别人，正是用这篇封面论文通讯作者石枫的照片 P上去的。
一时间，引发网友热议。有人不解学术期刊封面为何会有如此画风，有人调侃 P图水平略显“5毛”，也有人大呼可爱，认为“论文

作者一定是个有意思的人”。
事实上，稍微留意就会发现，在科技学术期刊的封面里，虽然论文作者真人出镜的确实不多，但不走寻常路的封面还真不少见。

新型 3—炔基—2 吲哚甲醇、2—萘酚或苯
酚、催化不对称（4+3）环化反应、第一例轴手性
烯烃—杂芳环骨架的催化不对称构建……

如果只看这些关键词，你也许会一脸问号，
完全不明白这样一篇论文在说什么。

如果换成这样：论文作者设计了一种构建
烯烃—吲哚轴手性骨架的策略，弥补了轴手性
大家族缺乏这类新型轴手性骨架的空缺，就好
像女娲用五彩石修补苍天。感觉是不是好多了？
至少大致能知道这篇论文的意义是什么。

用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将论文的主要内
容与意义表述出来，让不同领域的学者甚至普
通公众都能明白，这是石枫选择“女娲补天”这
个封面图的原因。

实际上，这不是石枫在期刊封面上的首次

出镜了。
2018年底，石枫收到了一份来自《德国应用

化学》期刊的邀请：该期刊计划在 2019 年 3 月
出版一期庆祝国际三八妇女节的专刊，希望石
枫作为论文作者设计一个内封面。

那时，武侠小说家金庸刚去世不久。石枫的
学生提议，可以借用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的
情节，两种反应物反应产生了 3,3’—双吲哚轴
手性骨架，就像倚天剑与屠龙刀的碰撞产生了
秘笈和真经；而作者发现了这种构建轴手性的
策略，就好像侠女发现了倚天剑和屠龙刀的秘
密。这样一来，不仅能展现论文的内容，还能体
现对金庸的纪念、对中国文化的传播。

石枫觉得这个创意不错，便请朋友帮忙设计。
但看到设计图后，石枫却有些担忧，图片的女主角

用的是网上找来的动漫人物，一是担心存在版权
问题，二是觉得动漫形象似乎与科研不搭。正巧石
枫有一张艺术照，脸的角度正合适 P到图片上，这
样一来，就免去了版权问题的隐患。而且，一张女
科学家的照片登上妇女节专刊的封面，这让石枫
觉得这个封面有了特别的意义。

论文作者亲自出镜、把个人照 P在封面上，这
在学术圈里并不常见，但石枫认为这没什么不妥。
“一方面，科学探索本身应该是严肃的，包括

科研数据的获取、撰写和发表，都应该非常严谨、
严格，每一项数据都要求在实验报告上详细记录，
不能学术造假，这是永远不能改变的。”石枫在接
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但另一方面，我觉得
科学的表达形式可以是有趣生动的，让大家觉得
很有意思，从而对科学工作产生兴趣。”

像石枫这样在期刊封面上大开脑洞的科
学家，并不在少数。

2015年，在英国皇家化学会出版的期刊
《催化科学与技术》上，日本东京大学化工系
发表了一篇综述文章，文章所配的封面图竟
然是论文作者之一 Shohei Tada与妻子的结
婚照。

图片上，两人在桥上撑伞相遇、深情对
视，以此显示出论文的内容：氢气和一氧化
碳在活性金属催化剂表面相遇时，就会发
生化学反应，实现一氧化碳甲烷化。网友笑
称这是“我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
一起上封面”，“就想看个文献，却被强行喂
了一嘴狗粮”。

其他诸如中国元素风、极简风、卡通小可
爱风、手绘简笔画风、漫画风等各种风格的封
面图更是比比皆是，科研人员早已见怪不怪。

有人不解，科技期刊封面不应该是非常
严肃的吗？为何如此放飞自我？其实，这与期
刊封面的功能有关。
“除了展示论文的内容与意义外，封面还

有一个重要作用———夺人眼球。”提供期刊
封面设计服务的北京中科幻彩动漫科技有
限公司总经理钱鑫介绍说，“与论文插图不
同，封面图片甚至不需要百分之百还原科学
细节，但一定要吸引人。所以封面图常常不
会面面俱到，而是选取论文中最具创新性的
一点，用创意性的设计展现出来，从而引起
各个领域学者和普罗大众的兴趣。”
“而顶刊的封面就相当于免费给了论文

作者一个央视黄金时段的广告位。”苏州大
学传媒学院教授王国燕说，一般来说，期刊
编辑会在本期杂志内选出几个最重要的工
作，邀请相关的论文作者设计封面图，再从中
筛选出最满意的封面图。如今，科学家越来
越重视这个宣传机会。

封面图带给期刊和论文作者的好处也
是实实在在的。王国燕很早之前就开始对
国内外的科技期刊封面进行系统研究，她
在 2017 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在高水平
期刊论文中，学术质量造成的封面故事文
章和普通论文的引用率差异不足 120%，但

当论文以封面图像的形式刊登，其引用率
可放大到 200%以上。
“事实上，影响因子越高的期刊越倾向于

用不断变化的艺术图像做封面，尤其是《自
然》《科学》和《细胞》三大刊，每张封面图都可
称为一幅精美的科技艺术作品。”王国燕介
绍说，目前，期刊封面设计的方向主要有两
种：一是科学可视化，即把论文研究的对象，
如病毒、细胞、晶体结构等，用有立体感和艺
术感的效果表达出来；二是故事化，即用故
事讲述论文的内涵，包括很多手绘图。而后
者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喜爱。
“三大刊的封面影响着整个科研界的审

美。”钱鑫补充说，“比如，《自然》和《科学》封
面的科技感非常强，细节丰富但主体内容非
常突出。相比之下，生命科学领域的《细胞》
更倾向于简约、平面化的设计。”

一般情况下，期刊编辑掌握着封面图片
选择的“生杀大权”。但有时，如果论文作者
的工作非常重要，他的审美也可能会影响到
期刊编辑的选择，从而导致一些出其不意的、

带有强烈个人风格的封面图出现。
钱鑫举了个有趣的例子。“比如，材料领

域的旗舰期刊《物质》一直倾向于三维立体的
封面图，但论文作者、浙江大学药学院院长顾
臻教授希望用木牛流马来展现文章的含义，
就画了一幅手绘图，经过我们加工一下便提
交了上去。本以为这个封面肯定不会中稿，
没想到期刊编辑恰恰选择了这张图。”

不管怎样，类似“女娲补天”的封面图，
确确实实为科学家和期刊带来了流量。而
梳理相关的评论可以发现，大部分网友对
这些不走寻常路的封面图也抱着放松的心
态、给出了正面的评价。
“挺可爱的，论文作者一定是个很有意

思的人。又不是学术造假、压榨学生之类的
原则性问题，没必要上纲上线。科研人员适
当活泼一点、有趣一点，脑海中多一些想
法、多点创意，对科研工作是有利的。”
“这也没什么不妥，出版社或学校又没

规定封面不允许
把自己 P 到期刊
封面上去，归根结
底还是要看文章
的质量，封面只是
外衣，再精致的封
面也要靠研究成
果来支撑。所以，
这是无可厚非的
事，没觉得哪里不
合适，这是一个有

趣的灵魂。”
还有网友说，自己在

国外读书时，课题组的同
学就用一个画着大熊猫的
期刊封面做电脑桌面。“用
这种方式传播中国文化，
难道不香吗？”

在王国燕看来，科学
有几个功能，一是满足探
索未知的渴望，这是科学
发展的根本动力；二是改

变生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三是科学
也有其娱乐性的一面，能给我们的文化生
活增添丰富的内容。
“我们需要用更放松、包容的心态去看

待科学。”王国燕说。
“对于科研人员来说，研究工作有时也

是很艰难、枯燥的，以一种好玩的心态去面
对艰难的科研工作，‘坐冷板凳’的动力会
更足一些。当我们要去探索更有难度的创
新性科研工作时，常常会彼此开玩笑地说，
你又有新东西‘玩’了。”石枫笑着说。

两次把个人照 P上封面

封面相当于黄金广告位

十年间封面理念有了变化

科学画风会不会跑偏


